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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朋友之邀，我们一行三人前去“姚佩
书画培训中心”喝茶。我是书画爱好者，算
得上与艺术挨过边，早就有了去画家姚佩
先生工作室看看的想法。几年前就听闻，
姚佩为人厚道，做事认真，国画了得。他克
服重重困难将书画培训中心红红火火办起
来，又当选邵东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大家都
对他的为人和实力钦佩不已。

一走进姚佩的工作室，那挂满墙壁的
画作、桌案上的文房四宝和随处摆放的各
种颜料，足可见画室主人是一位勤奋的画
家。敦实的外貌、质朴的语言和壮实的体
魄，这是姚佩给我的第一印象。

姚佩出生在邵东简家陇镇延禄村，祖
祖辈辈都以耕地为生。当他成为一名小有
名气的画家后，大家都惊呼：“草窠里飞出
了金凤凰。”在他的记忆里，家乡远离喧嚣，
草木葱绿，溪水潺潺，鸟鸣啾啾。这种田园
生活，影响了他后来的绘画取向。他在大
学系统地学习绘画后，过去对大自然的那
种想表达又表达不出来的朦胧感觉，一下
子变得清晰完整起来。同去的一位画家朋
友向我谈到，姚佩从2015年开始更加注重
写生，特别想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表达对
家乡风土人情的热爱。

真不简单，近十年来，姚佩画了一百余
件关于邵东风土人情的作品，有山水也有花
鸟，鲜活灵动，意境悠远。在写生过程中，他
给自己确定两个目标：一是用画笔广泛记录
家乡美景，尽己所能宣传家乡人文风景；二是
师法自然，期待在大自然中得到更多启发。

三年前，姚佩当选邵东市美术家协会
主席，就更加重视对邵东本土风情的宣传，
不时组织会员到各乡镇写生，足迹踏遍了
邵东的山山水水。此外，作为职业画家的
姚佩，开始为自己的艺术寻找一个准确的
定位。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艺术大众化”的
道路。所谓“艺术大众化”，就是艺术要根
植于邵东的本土文化，并以广大民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十分动情地解
释：“我从乡村里走出来，是那里的一方土
地哺育了我，造就了我，岂能让我忘怀？”姚
佩说，画家应该用自己的艺术回报家乡，回
报社会，多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确立了这
样的思想之后，姚佩开始付诸行动。他努
力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充实到自己的
画作中，而且还经常在画作完成之后仔细
地倾听别人的意见。

“其实，艺术过于强调新、奇、怪的东
西，脱离了生活，只去追求形式上的美，内

涵反而变得空洞。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推
崇的艺术，才有生命力。”姚佩向我们几个侃
侃而谈，“画挂在展厅里，光让专家说好不
够，要能走进平民百姓家，受到老百姓称赞
才算实在的真正的艺术。”接着，姚佩发出感
慨：“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别人怎么样我不
管，至少我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去做的。”

俗中见雅，雅俗共赏，这既是姚佩先生
的艺术追求，也是他对“艺术大众化”的具
体诠释。姚佩以山水画见长，但他的花鸟
画同样也很出色。据我了解，他的作品多
次在各级大展中获奖，并在《人民美术》《中
国美术教育》《美术大观》等众多国家级刊
物发表。他的山水花鸟画，题材广泛，多为
老百姓司空见惯之物；但一经画出，又平中
见奇，多了几分生动和灵气，显得有情有
味。其画作中雄伟空灵的大山、苍劲挺拔
的树木、古朴庄重的建筑、轻盈秀丽的花
卉，无不散发出一种宁静、祥和的生活气
息，让人见了倍感亲切和喜爱。

我对姚佩的“艺术大众化”理念十分认
同。虽然这句话似乎并不新鲜，但真正能
立志于斯，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人实在太
少。如何让艺术真正为大众服务，是每个
艺术人需要去努力达到的境界。

画笔绘美景 深情献家乡
——姚佩其人其画

周进军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公
宗元先生这首《江雪》，实在是千
古绝调。千啊万啊，极言其大。孤
啊独啊，极言其小。苍山如海之雄
大画面中，有一个小小的点，面者
千山峰，点者蓑笠翁。谁大谁小？
这幅诗画中，竟让我感觉，点比面
宽，人比山大。

一首二十字小诗，写出了一
个独步千古的大格局，文字之伟
奇，可验于此。却有人谓，二十字，
有两字同义反复，犯了作诗之忌。
什么忌与不忌？好诗百无禁忌，么
子词语反复，么子格律不准，好诗
可以统统不管。这诗诗眼，恰在孤
字，恰在独字。

有说，这是柳公贬谪永州后
所作。他一个被贬者，上头瞧不起
的，下头指定瞧不起，故柳公去钓
寒江雪，喊不动人。柳宗元被贬永
州，其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
同正员。员外者，是非领导职务。不
过，这职务后面还有一个“同正
员”，意思是可以享受在职领导一
样待遇。柳公贬永州，他到哪里去，
好像都不使公权，叫车带人。柳公
去小石潭玩，同游的是二三朋友，

“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
曰奉壹”，是两个农家小子。

柳公参与“永贞革新”，自以
为可以一洗朝政治弊，没想到把
自己给洗出牌局了。欲为圣明除
弊事，不想圣明除了己。处分后
面，还有一个“附加刑”：“纵逢恩
赦，不在量移之限。”按古刑罚惯

用语是，“永不叙用”。柳公固然旷
达，但在这么大的打击下，心情自
然郁闷。柳公不愿与人言，又能与
谁言？弦断没谁听，柳公自承，“长
为孤囚，不能自明”。柳公只好走
进千山万水，只有千山万水才可
以解柳公心中千愁万恨。解闷唯
有水上山，洗愁唯有山上水。

柳公若不被贬永州，肯定不
会有这首《江雪》。朝廷失了一个大
臣，文坛得了一首伟诗。以柳公言，
他失去了几十年的高官厚禄，却能
流芳千古。也不止是这一首《江
雪》，柳公贬到永州，他写了《永州
八记》，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也不只是《永州八记》，有人统计
了，柳公一生著述，近八成是贬谪
之后，含情奋撰。柳公自谓，“投迹
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
这是柳公命运自由落体后，他之
夫子自道。柳公做了员外司马，非
领导职务，政事无权参与，他把精
力与心思，七八九成放在文学创
作上。白居易曾说：“刺史，守士
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
敢自暇佚；唯司马绰绰，可以从容
于山水诗酒间。”朝廷贬柳公，似
乎是叫他来振兴文学的。柳公不
负朝廷之望，与韩愈一起，“文起
八代之衰”。

人穷而词工，人不经过命运的
落差，还真爬不上文学的高度。命
运往下落，文学往上升，屈原如是，
贾谊如是，杜甫如是，苏轼如是。

（刘诚龙，邵阳市文联副主席）

◆品茗论文

失意人多作得意文
刘诚龙

我有一幅漫画。画上，老师
问学生：“山东半岛与海南岛哪个
大？”一位学生想：“半岛不就是岛
的一半嘛！”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然是海南岛大嘛！”殊不知，山
东半岛的面积是海南岛的几倍。
还有一幅漫画，也是画的老师问学
生：“拿破仑是个什么人？”有位学
生“顾名思义”，说“拿破轮（仑）的
肯定是个修车补胎的嘛”！以上两
幅漫画都是批评“想当然”的。

有人说：“漫画中往往也有漫
画家自己的影子。”此话的确不错。

“想当然”似乎是不少人（包括
本人）的习惯性思维，总以为某某
事物大概如此，应该如此，甚至当
然如此。其实往往大谬不然。比
如在语言文字方面，我曾因笃信

“秀才识字认半边”，将“杞人忧天”
的“杞”读成了“己”。令人大跌眼
镜的是，某名牌大学一位校长也将

“鸿鹄之志”的“鹄”念成了“浩”。
1999年，我在《中国中学生报》

上发表了一幅题为《前无古人》的漫
画，批评某些学生写字太潦草。画
中，一位教师拿着一位学生的作业
本问怀素：“怀素先生，请教一下这
位同学写的是什么字？”怀素看了以
后说：“这狂草比老夫写得还要狂，
实在认不得。”当时，我只知道怀素
是一位以“狂草”著称的大书法家。
对于他的身世，我想不外乎是秀才
一类的文人。所以，我在画中将他
画成一位头戴礼帽的文人模样。

后来，我在永州市零陵区的
广场上看到一座光头和尚的塑
像，走近再看塑像下面的文字介
绍，才知道此人乃是唐代被称为

“草圣”的大书法家怀素。他是永
州零陵人，自幼出家当了和尚。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的那幅

《前无古人》漫画，也犯了“想当
然”的错误，不仅闹了笑话，而且
误导读者，至今我还心存歉疚。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

◆世相漫议

凡事不要“想当然”
李化球

今年9月，得知社红的组诗《山之阴》被
大型文学月刊《湖南文学》以四个版面选登。
我虽不懂诗，但是与有荣焉！理由是，社红是
我朋友啊！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以前有一组

《远山笔记》也曾发表于《湖南文学》。我想：
你看，他虽然只是个种烟的农民，在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地方与世无争，也不特意经营人
脉，可是他的诗还是被承认了、被看见了！

其实诸如其他大型文学期刊《中国诗
歌》《西北军事文学》《诗歌世界》，社红的诗
也造访过，只是他不惯于声张罢了。他的两
部诗集，我也不是从他的嘴里知道的。不记
得何年何月认识社红的，反正文学圈内和
非文学圈的人提到他，都说他工于诗，是个
好人。我不知不觉把我和他归为一类，因为
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好人。后来因为大家在
一起办“魏源风”公众号的缘故，不可避免
地说诗，说八卦，笑世间可笑之事，果然感
觉到了他令人无法抵抗的实在。

社红是“70 后”，住在广庄。广庄有连
绵不断的山，一块接一块的土和无尽的田。
社红拥有其中的一大片，他把大部分的土
地用来种了烟叶。种烟很辛苦，到底怎么辛
苦我也不很清楚，反正田里土里的活没有
一样是轻松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红还很年轻，还
没有从金庸的书剑江湖梦里醒过来的时
候，他为了文学去闯过京城，就像奔赴梦中

的白月光。他说自己两手空空地去了，两手
空空地回来了。我想他不可能是两手空空，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他遇到
过的人，他领教过的人性，他看见过的平原
和大河，都是他的收获。没有前面走的路，
就没有后面写的诗。没有前面挑的粪，就没
有后面花的香。

那时候，他的同龄人都去了珠三角地
区，社红留在了广庄。幸好他有广庄，广庄
给不了他功名富贵，但能帮他撑住父亲骤
然离世的苦痛，撑住母亲双目失明的苦厄，
能给他一壶烧酒煮漫天的月光。他和一家
老小住在那里，现实与浪漫交集，悲忧与欢
喜交集，锄头铁铲与诗交集。我不知道社红
是否偶尔会觉得孤独，毕竟那些好心肠的
乡邻不会跟他聊诗，跟他聊诗的两个朋友
一个在县城，一个在东莞。我不知道社红是
在怎样的时间里，默默地完成了他第一部
诗集《山居笔记》。

我读他的诗，总是觉得忧郁、冷清，泛着
雪的寒光；即使写颜色鲜艳的樱桃、豌豆的
诗，也觉得落寞。我便笑向朋友说：“社红大
概是林黛玉转世吧！”但我想，他一定是心疼
他的妻、他的村庄，或许也心疼他自己。所
以，他的笔就会随着他的心一起疼痛。

社红的诗都写给了他熟悉的那个领
域，花椒、白菜、紫苏、霜风……真好，他写
的这些文学意象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他写

花椒“味辛，性却温良”，使我想到了他自
己，他不知道自己也是像花椒一样的人吗？
他写“从花朵里看到花朵，从泪水里看到泪
水”，那么，他不知道会从社红的文字里看
到社红吗？

种烟种了那么多年，写诗写了那么多
年，社红只希望以诗打动别人，而不是因为
他的生活境遇或者别的原因。如果诗打动
不了别人，那就不要点赞，不要勉强作夸奖
之词——你看，他就是这么认真，像古典小
说里那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

社红还有一点好，他不轻贱土地和土地
上的劳作，他不以诗为高贵更不以写诗为高
贵。喜欢写诗和喜欢种花、喜欢旅游、喜欢美
食，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个人的爱好，
都是为了在慌张的生活中找一点甜头罢了。
我高兴他那么爱写诗，却不会困在诗里。

以我世俗和功利的想法，我希望社红
能像余秀华一样，获得一个破茧的机会。他
自己从未表示过这样的愿望，一点迹象都
没有，但我却替他这样怅怅地想着。同时我
也知道，民间被埋没的高手，何止千千万万!

不知不觉，日头西移，这一生已经行程过
半。写诗似乎并没有改变社红的境遇，没有给
他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没有给他宝马香车、
红酒和咖啡。但我想，在忙中取闲的某一个时
光里，他用手指敲击键盘，风从窗户进来，狗
趴在脚底下，那片刻之间的安逸，也是略可解
这一世风尘劳碌的吧。还有，在写诗的路上，
遇到了那么一些与他羽毛相同的人，理解他
的人，欣赏他的人，帮助他的人，喜欢他的人，
也是可以消解他些许疲乏的吧。

（楚木湘魂，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
教师）

◆思想者营地

携诗入烟尘
楚木湘魂

近日，唐慧忠的长篇小说《一
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唐慧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级监察官，现任职于新邵县纪委
监委。2003年以来，唐慧忠先后公
开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共100万余
字，并出版散文集《人生显微镜》。

《一年》是一部反映乡镇干部
工作和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湖南省

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小说讲
述了以城关镇党委书记尹志刚为
代表的新一代基层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带领村民追随时代
的脚步，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该
作品深入地写出了乡镇干部如何
与民同行、服务老百姓、为民办实
事的故事，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的
责任与担当。 （杨能广）

◆文艺广角

唐慧忠长篇小说《一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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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坛画苑


